
健硕发达的肌肉，炯炯有神
的双眼，震慑人心的气度，这就
是徐悲鸿的马。世知徐悲鸿擅
画马，3号展厅中的《奔马图》前
有不少观众“打卡”合影。

中国画《奔马图》运用饱酣
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
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
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
成，让马腿的线条力透纸背，而腹
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富于动感。

中国传统画马，从唐代韩干
的《照夜白》、宋代李公麟的《牧
放图》、元代赵孟頫的《五马
图》，乃至清初郎世宁的《百骏
图》，大都是近于工笔的画法，且
马匹温良肥腴。

到了徐悲鸿，才不再斤斤计
较于马的皮毛的细致描绘，而是
在准确素描的基础上，用粗毫大
笔，将马的奔放不羁的精神予以
再现，笔墨淋漓，在中国画史上
开创了写意画马的先例。

徐悲鸿画马的艺术实践呈现出
鲜明的历史转向。抗战时期，《奔
马图》的骏马造型与疾驰动势，既
构成西方造型体系的完美实践，又
隐喻着民族突破困境的精神图腾。

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徐
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构“双轨
制”教学体系，以解剖学、透视法
重构造型基础训练，将西方写生
传统转化为本土化的观察方法

论。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出
新一代美术人才，更塑造了社会
主义美术的创作范式。

徐骥表示，徐悲鸿曾提出
“师造化”的教学理念，教导学生
画马要以马为师，画鸡要以鸡
为师。他也喜欢猫的娇敏机
灵，曾同时养了 8 只猫，长时间
地观察它们的各种动态，捕捉
其瞬间神情。

中国画《猫》描绘了一只在
岩石上张望的猫，它仿佛被某物
深深吸引，动作异常生动。徐悲
鸿利用宣纸本身的黄色作底，用
淡墨勾出轮廓、双眼、嘴鼻，特别
注意用笔在猫的体面转折处的
变化。再用白粉施于凸起部分，
用重墨晕染出花斑。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
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
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徐悲
鸿强调素描训练可以弥补当时
的中国画造型薄弱的问题，他在
长期实践中获得了对于写实造
型的精深把握，使中国画笔墨意
趣得到了划时代的突破。

王绍强表示，徐悲鸿倡导
“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应
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这种
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既呼应
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
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当代美术
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E-mail:hdjs@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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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观 展
路 线 移 步 前

行，聚光灯将观
者的视线和思维紧

紧锁定在巨幅中国
画《愚 公 移 山》上 。

1939年 11月，徐悲鸿应
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

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于
1940 年 7 月完成该幅画作，

以遒劲笔触描绘了开山凿石的
壮观场面。

“徐悲鸿于欧洲学院绘画体
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术
现代化进程所需的内核精神——
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以悲
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投身到文化
启蒙运动中。”徐骥表示，徐悲鸿

的艺术革新始终贯穿着现代知识
分子的文化自觉。

同样创作于祖国危难之际的还
有《九方皋》，该画作取材于春秋战国
时期《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画面上的
九方皋叉腰昂首站立，注视着身前的
黑色骏马，烁烁放光的双目流露出不
凡的气质与高超的智慧。徐悲鸿借
该画作警醒世人重视人才。

“徐悲鸿在重庆主持的中国
美术学院曾被炸掉一角，而他的
画室就近在咫尺，即便身处恶劣
环境，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
笔。”徐骥告诉记者，1943 年，徐
悲鸿在重庆磐溪的简陋画室里，
完成了巨幅中国画《会师东京》。

该 幅 画 作 巧 妙 地 取“ 师 ”
“狮”谐音，以群狮象征反法西斯

同盟将胜利会师于富士山上，题
有“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
将实现也”。

画面中，灰暗色调寓意战云密
布，一轮红日即将从地平线上升
起，明暗对比衬出群狮的威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
该画作中，观者仍能感受徐悲鸿为
抗战而作画的拳拳爱国之情。

王绍强介绍，徐悲鸿以富有诗
意的主题创作，将西方历史画叙事
传统与民族精神传统对接，铸就了
中国现代美术的不朽之作。在全
球文化互鉴的当代语境下，艺术家
更应延续“跨文化而不失主体性”
的创作理念，在技术变革与文明对
话中构建新的现代性方案。

往来千载“重访”悲鸿
——徐悲鸿特展于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展出

暮春的午后，老槐树筛落的
阳光在青石板上流淌。拐角处
传来电动三轮车特有的嗡鸣，一
位头戴竹编斗笠的老汉扶着车
把徐徐驶来。车斗里摞着三层
竹篾箩筐，每个筐沿都缀着圈金
边——那是上百只刚破壳的雏
鸡，像一团团滚动的绒球，在斜
照里晕出朦胧的光晕。

老人刚掀起箩盖，嫩黄的浪
潮便涌向筐沿。最机灵的那几
只，蹬着同伴的背跃起，尖喙如
雨点般啄向撒落的谷粒。中间
层的雏鸡急得直扑棱翅膀，绒毛
在气流中打着旋儿。角落里有
只跛脚的小家伙刚探出头，就被
蜂拥而至的同伴撞得跌坐在麦
秸堆里，细弱的鸣叫瞬间淹没在
鼎沸的叽喳声中。

老人吧嗒着铜烟斗，忽然用
烟锅敲了敲筐沿。惊起的雏鸡
们霎时静了，只见他弯腰拎起
那只瑟缩的小可怜，轻轻搁在
盛着温水的小陶碟旁。斜阳穿
过他指缝，给那团绒毛镀上琥珀
色的光晕。小鸡怯生生啄水的
模样，倒映在老人皱纹里漾开的

笑意中。
卖鸡老汉的吆喝声漫过青

苔斑驳的石阶时，婆婆正抱着一
岁多的女儿坐在门口玩儿。看
到箩筐里绒团般的鹅黄，女儿挣
开婆婆的怀抱，杏眼瞪得溜圆，
踮着缀满红绒球的虎头鞋就往
筐边扑。指尖刚触到温软的绒
毛，那只小鸡便在她掌心踉跄着
扑棱，女儿吓得慌忙松开了。

女儿对小鸡又怕又爱，哼哼
唧唧、软磨硬泡，非得要小鸡。
婆婆只好买了几只回家，临时清
理了一个干净的纸箱，把小鸡放
进去，摆在了柴房。从此以后，
我家便多了几只毛茸茸的小客
人，它们通体嫩黄，像一团团会
动的蒲公英，又像一颗颗圆滚滚
的蛋黄。

这些小家伙走起路来一摇
一摆，活像个穿着黄色绒裤的小
老头，逗得女儿咯咯直笑。小鸡
最爱吃小米。每当女儿捧着装
满小米的塑料碗走近，它们就扑
棱着还显稚嫩的翅膀，发出“啾
啾”的欢快叫声。女儿便学它们
的样子，张开小嘴“啾啾”地回

应。一个人，一群鸡，你一声我
一声，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物种
的对话。

晴朗的午后，婆婆就把小鸡
拿到院子里晒太阳。女儿坐在
小凳子上，看着小鸡在她身边转
悠。有只小鸡很调皮，它时而啄
啄女儿的袜子，时而跳到她膝
上，歪着脑袋打量着这个对它来
说无比巨大的玩伴。女儿轻轻
抚摸它的绒毛，它就眯起眼睛，
一副享受的模样。不一会儿，它
玩累了，就蜷在女儿脚边打盹，
阳光洒在它身上，绒毛泛着淡淡
的金光。

女儿每日醒来，第一件事就
是看小鸡。她跌跌撞撞抱着米
罐要喂食，为了让小鸡长得更
好，婆婆将泡软的粟米拌着剁碎
的嫩菜叶，撒在垫着干艾草的鸡
槽里。

慢慢的，雏鸡到了褪去绒毛
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的暴雨。
有只芦花鸡染了热病，婆婆连夜
冒雨去采车前草，裹着蓑衣在灶
前熬药汤。药香混着鸡粪味飘
进纱帐，女儿在梦里还在抽噎：

“黄团团不动了……”
待到丹桂飘香时节，篱笆墙

内已立起五彩斑斓的羽阵。芦
花鸡总爱踱到女儿脚边，低头啄
她鞋上的红樱桃。每日清晨，婆
婆撩开稻草窝，总能摸出三五枚
带着余温的蛋。青瓷碗沿磕开
的蛋液澄黄透亮，落在滚水里凝
成芙蓉片，再点一勺新熬的桂花
蜜——这成了女儿冬日里雷打
不动的早餐。那个冬天，草鸡蛋
把女儿养得白白胖胖，肥嘟嘟的
脸上染着两朵红晕。

腊月杀年猪那几日，为了犒
劳辛苦一年的儿女，婆婆把芦花
鸡带上了“刑场”——它们成了
我们的盘中餐。

如今，柴房的鸡笼已经空
了。每当阳光洒进来，我仿佛还
能看见那几个毛茸茸的小身影，
听见女儿稚嫩的“啾啾”声。小
鸡虽然只陪伴了我们短短数月，
却在女儿心中种下了第一粒关
于生命的种子。或许这就是生
命给我们上的一课：教会我们爱
与失去，教会我们珍惜当下。

以图稿叙事观创作历程

从主题创作看民族精神

“师造化”思中西融合

取材于历代经典史籍的《愚
公移山》《九方皋》，精湛细致的人物
肖像《泰戈尔像》《箫声》，还有刚劲矫
健的骏马、傲立危岩的雄鸡……

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生命，总是
充满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2月28日，“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
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白鹅
潭馆区开幕。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
宜兴人。作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枢纽人物，徐
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
学术逻辑，从史诗性主题创作到寓言式图像重构，
从笔墨语言革新到意境表达的突破，开创了中西
艺术融合的现代语法体系。

本次展览展出徐悲鸿的 73 件代表作品
与大量文献的互文性叙事，深度解码其

“艺术救国”理念与“写实主义”方法论的
时代生成机制。

据展览总策划人、广东美术馆馆长
王绍强介绍，在全球化与在地性张力
加剧的当下，“重访”徐悲鸿具有深刻
的现实意义。该展览既是对徐悲
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是对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
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地区系统展
出徐悲鸿的艺术成果。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广东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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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
人，电脑屏幕的蓝光在黑暗中格
外刺眼。我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
正准备关掉最后一个文档，突然
从包里掉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那是母亲上周收拾老房子时
找到的，说是我的童年日记。我
随手翻开泛黄的纸页，稚嫩的笔
迹映入眼帘：“今天爸爸妈妈又吵
架了，我好害怕……”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个雨天，我十岁。父亲

又一次深夜才归，身上带着浓重
的酒气。母亲站在客厅里，脸色
苍白得吓人。

“你还知道回来？”母亲的声
音在颤抖，“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父亲扯了扯领带，语气疲惫：
“公司应酬，我也没办法。”

“应酬？每次都是应酬！”母
亲的声音突然拔高，“小翠今天家

长会，你又没去！老师问起的时
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躲在房间里，耳朵贴着门
板。雨点敲打着窗户，像无数颗
跳动的心。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父亲
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气，“我不
出去应酬，这个月的房贷怎么还？
小翠的补习班费用从哪里来？”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母亲
的声音哽咽了，“小翠需要的是爸
爸的陪伴，不是钱！”

“砰”的一声，父亲摔门而
出。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压抑的
哭声，还有碗碟碰撞的声响。我
蜷缩在床上，想起上周父亲答应
带我去游乐园，却又因为临时会
议失约。

成年后的我，终于理解了父
亲当年的无奈。在这个城市打拼
多年，我也常常为了一个项目加

班到凌晨，为了一个客户强颜欢
笑。那些应酬场上的觥筹交错，
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疲惫？

但当时的我只觉得害怕。我
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看见母亲
站在水槽前，肩膀微微发抖。她
的手泡在冷水里，机械地刷洗着
已经干净的碗碟。

“妈……”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母亲猛地转身，脸上还挂着

泪痕：“小翠？怎么还没睡？”
“我……头晕。”
母亲的手立刻贴上我的额

头，冰凉的温度让我打了个寒战。
“怎么这么烫？”她的声音里带着慌
乱，“等等，妈妈去拿体温计。”

就在这时，门锁转动，父亲回
来了。他看见母亲焦急的样子，
也快步走过来：“小翠怎么了？”

“好像发烧了。”母亲的声音
里带着哭腔，“都怪我，刚才吵架

没注意……”
父亲二话不说，蹲下来背起

我：“走，去医院。”
我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闻

到他身上淡淡的酒气。母亲跟在
旁边，不停地摸我的额头。雨还在
下，父亲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
上，自己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

“你穿上吧，别着凉了。”母亲
把伞往父亲那边倾斜。

“不用，你照顾好自己。”父亲
的声音柔和下来，“刚才……对不
起。”

母亲没有说话，但我看见她
悄悄擦了下眼睛。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只
是普通感冒。父亲长舒一口气，
母亲也放松下来。我躺在病床
上，看着他们一个去缴费，一个去
拿药，默契得仿佛刚才的争吵从
未发生过。

回家的路上，父亲开着车，母
亲坐在副驾驶位。我听见她轻声
说：“以后……少喝点酒。”

“嗯。”父亲点点头，“以后应
酬能推就推，多陪陪你们。”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笑
了，父亲也笑了。雨不知什么时
候停了，月光透过车窗洒进来，温
柔地笼罩着我们。

合上日记本，我望着办公室
窗外的夜色。这座城市依然灯火
通明，无数个家庭正在上演着相
似的悲欢。我拿起手机，给远在
老家的父母发了条消息：“爸，
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

放下手机，我忽然明白，所谓
家人，就是在争吵后依然会为对
方撑伞的人。那些年少时觉得天
崩地裂的争吵，如今想来，不过是
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爱，
始终是河底下静静流淌的暖流。

河底下的暖流河底下的暖流 □刘德翠

□徐宏敏女儿的“宠物鸡”

图/新华社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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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众进入1号展厅，迎面而
来的是《狮吼》、《奴隶与狮》（画
稿）、《箫声》等徐悲鸿早期创作
的动物速写与人物肖像。该展厅
展示了“江南徐生”徐悲鸿从传统
艺术启蒙、东瀛游学到巴黎深造
的艺术成长轨迹。

记者在现场发现，部分作品
尺幅较小，但尽精微致广大，展现
出徐悲鸿对传统笔墨的章法与意
境追求。《狮吼》是徐悲鸿旅居德
国期间在柏林动物园的日常速写
作品，该作品采用大角度透视画
狮，取雄狮全身朝向画里而扭头怒
吼的强烈动态，画面左侧留有大
面积的天空，几道闪电使画面轻
重达到平衡。

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
部主任徐骥介绍，该幅作品
是将中国画构图巧妙处理
虚实的手法运用于西
方明暗素描的典型。
徐 悲鸿十分喜欢画
狮，1921 年至 1923
年期间，徐悲鸿旅

居德国柏林，天气晴朗时，必去动物
园写生。

《奴隶与狮》（画稿）是油画
《奴隶与狮》的小稿之一，取材于
古罗马寓言故事，结合东方人特
有的悲天悯人思想，弱化野兽和
人的对立，将狮子报恩的故事描
绘于画布之上。徐悲鸿先后创作
十余幅素描草稿，反复比对明暗
分布、奴隶与狮子的动态姿势，油
画完稿在 2006 年香港佳士得拍
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

徐骥表示，纵观徐悲鸿艺术
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
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
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
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
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
怀的寄寓。

《箫声》是徐悲鸿留法期间创
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画之一，
画面右下侧有题字“悲鸿，丙寅
冬”。徐悲鸿自认为：“是岁丙寅，
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画面中的
青年女子为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

蒋碧薇，她侧身而坐吹箫，神情似
若有所思，背景为幽静田园景象，
老树身影与飞翔的白鹤隐约可见。

《
箫
声
》
油
画

1926

年

早听闻大汾热水洲的美名：
深藏于罗霄山脉西南边群峰峡
谷中，右溪河流经石门岭下有一
处宽阔河滩，乱石铺展，随地一
挖，就能挖出一口热气腾腾的汤
泉。热水洲这一独特浅层地表
温泉的形成，受地表水、断裂、
岩浆岩及岩石裂隙等地理、地质
因素的影响。而河滩外，还有一
道清碧溪流，沿笔挺山崖奔向井
冈山仙口电站，在岩崖脚下激起
雪白水浪。有人在河滩边挖出
汤泉小池，四围用块石垒起坎
沿，一只脚放进去，水热得能把
脚烫得通红，但另一只脚伸出
去，探入青绿的溪流中，就算是
三 伏 天 也 能 冰 得 人 牙 齿 直 打
战。许多不远千里到此地探险
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正是冲着这

“一山有四季、冰火两重天”非
同一般的新鲜猛辣劲儿来的。

那年正月初六，我第一次去
热水洲游玩。从大姐家出发，载
着满满一车人，我们开车前往这
个峡谷中凉热并存的好地方。

车沿盘山公路缓缓爬行，直
上罗霄山脉南麓时，车窗外的河
岸边不时闪现一株株迎风怒放
的红梅，在早春一片衰草苍黄的
底色中明亮扎眼。我伸手想去
触摸那一团团烈焰，觉得它们要
在寂静的河谷里烧起来了。我
踢着车门要求下车看花，终于如
愿后，才发现那不是红梅，而是
野生的寒绯樱。重重花枝上裹着
繁花，还有无数嫣红小朵一粒粒
地含羞待放，青灰枝干上没有一
片新叶。放眼望去，远处山林里
杂树丛生，忽高忽低间也夹杂着
一棵棵花树：深山含笑缀满洁白
硕大花朵，分布于河对岸巨屏风
似的陡峭山崖间。林间有清风吹
过，带来满谷幽香，迅速将我全
身都浸透。

上车继续前行，至半山腰在
水泥路与新开砂石路交会处择
一宽阔地停好车，我们开始步
行。下一道长坡，就见有新绿石
斛兰一丛丛铺满林下空地。又
转过几道弯，便来到热水洲温泉
区的狭长山谷。热浪从数米高
的粗壮铁管里喷涌而出，在地面
冲出一个大水池，女儿与表姐弟
三人立刻聚在池边玩水。

不远处就是温泉翻涌的河
滩，从各地赶来的游人东一群西

一堆，发出热闹声响。我们择一
处靠近青绿激流的河滩，搬开石
头往下挖，掏出浅浅小池，沙底
立刻涌出热泉，堆起平整石块围
一圈当座椅，便可以坐下，将赤脚
泡进水里。不一会儿，脚烫得通
红，脸上潮热，通体微汗，熨帖舒
坦。但不一会，近70℃高温的热水
就让人吃不消了，便搁起双脚，抬
眼望，右边是滔滔碧水清澈透明，
溪流对岸是密林山崖高耸；左边是
平坦宽阔的河滩，密匝匝都是人。

女儿拿小脚丫踩上我脚背，
我也拿双脚在她的脚背上轻轻
磨蹭，嘻嘻哈哈地笑着。母亲与
姐姐等三人围坐在另一个小池
边，也直呼痛快。这时，我看着
湍急向前的清澈溪水，忍不住将
右脚探入水中，哇，冰冷山泉的
寒气直钻心底，像有条小蛇咝咝
地吐着信子，将我噬咬着……我
坚持着，60 秒、120 秒……左脚
浸泡在热泉中享受热与暖，右脚
如入冰窟冻得瑟瑟发抖，我突然
便领悟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
火焰”撞击出来的美妙。

一旁，有对年轻情侣并肩坐
在一个小池边，光脚一会儿泡在
热泉中，一会儿又猛地浸入蚀骨
冷泉中，两人又爱又痛地搂在一
起，笑声、呼喊声响彻云霄。

很快时间近午，温泉蒸腾
中，暖阳烘烤下，游人们纷纷脱
去厚重的冬袄，撸高了袖子，挽
高了裤脚，尽情享受着。

我第二次去热水洲，已是五
年后的一个春天。与井冈山的老
友相约前往，这次是从仙口乘船
逆流而上。一路鸟鸣风暖，碧玉
般的清流映照着一树树火红杜鹃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我们仿若走进了杜甫诗境。

来到河滩，依旧是人群密
集，笑声、尖叫声、惊呼声不绝
于耳。北边山岭下，正在建设温
泉度假村、避暑山庄，工地上人
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

坐在小池边沿上，不知不觉
斜阳已挂在林梢，忽然有一种
熟悉感涌来 。 想 起 第 一 次 来
时, 也 是 玩 到 黄 昏 才 离 开 ，黄
泥 路 边 ，他 半 蹲 着 身 子 举 起
相 机 ，不 停 变 换 位 置 找 准 角
度 ，要 利 用 下 午 五 点 半 的 魔
鬼 高 光 时 刻 ，为 我 拍 一 张 好
看的相片。


